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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一些执行迫害指令的人说：“是上面叫我干的。”知道为什么各级政法委对法轮功的案件只有口头指示，没有任何文件吗？就是为了到关键时刻把责任都推给下面。上面让谁做的违反法律的事，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未来是无法逃脱惩罚的！《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中共一贯“卸磨杀驴”。“文革”刚结束，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内部审讯后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随着中共活摘器官一事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世界的极大震动与关注，包括各国国会议员等一致对这种令人神共愤的罪行表示愤慨与谴责。而作为这一罪行的主要元凶：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等已被拘押，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人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命于上级”的执行者，而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的本身，就为“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希望人们不要充当中共的替罪羊。◇





【明慧网】按：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滥用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迫害政策，在其人手一册的所谓《反邪教内部参考资料》（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有关“转化的实施方法”中，毫不掩盖地宣称：“必要时可用药物介入，采用医药方式和临床实验方针达到科学转化之目的。”


中共把用药物残害、毒杀法轮功学员的手段直接告诉了所有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国保、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的恶徒。河北省平山县法轮功学员王国联就曾经有过一段特殊的被投毒和输毒液的经历。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叫王国联，今年64岁，平山县百货公司退休职工。2000年12月我被平山公安局国保恶警肖随龙等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平山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有一次不寻常的经历，就是恶警对被非法关押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灌毒的迫害，现在我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曝光出来。









































大约在2001年9～10月期间，我们几位被非法关押在平山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中共的迫害。一周后，看守所恶警分别给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做了特殊的饭食，或卤面、或饺子等（在看守所，除过年外，这种饭食平时根本没有）。一天，我被一警察叫到一房间内，让我坐在椅子上，桌子上摆着一碗卤汤面，恶警们让我把这碗面条吃了。当时屋里有十来个警察，他们都嚷嚷着：快吃、快吃，你今天必须吃了，不吃不行。当时我思想上有点压力，吃还是不吃，拿不定主意。正在这时，桌子上盛面条的碗“嘣、嘣、嘣”自动跳到了桌子边上后，自动停下了。我觉得奇怪，立刻意识到这碗面条可能有问题，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就抱定一念：坚决不吃。恶警们劝、逼、威胁等很多招术，我都没有动心。僵持约半小时，最后恶警们见我不吃，饭内投毒迫害的阴谋破产了，就使出了另一招术。


恶警们把我弄到汽车上，劫持到平山县医院五楼的外科病房，以我绝食为由要给我输液，这时有一位好心人通知了我家，家里来了好几位亲人。


恶警李国平（时任看守所所长）、温凤山（看守所医生）、何寿青等四人把我按在一张单人病床上，



































两手铐在床的两侧，双脚还戴着十几斤的脚镣铐在床的一头，我根本动弹不了。然后孙平书（时任护士长）等给我输液。我已经绝食近10天了，按理说要输液应该是大输液瓶，可那个液体瓶子很小，是个250毫升的，而且里边的液体还是半瓶，我就产生了怀疑。心里求师父保护，坚决不要邪恶的任何药物。刚刚几分钟，我就象输液反应一样浑身哆嗦，我就大声喊道：“快点给我拔针、拔针、拔针！”然后我就哆嗦得说不成话了。恶警温凤山恶狠狠地说：“你装蒜！”我的几位家人一看我快不行了，也都说“快给她拔针”。在我家人强烈要求下，恶警才叫护士给我拔了针，又把我劫持回看守所关押。究竟给我输的液体里面加了什么药，是谁开的处方，我不知道，但孙平书等参与的护士应当知道。据业内人士说：医生开的处方，护士输液前是应当查看的。


虽然恶警们勾结不法医护人员灌毒、输毒液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但是也给我体内输进了一部份不明药物，因此，我身体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头晕、恶心，不能吃东西，身体急剧消瘦，体重由原来的170多斤很快降到了90斤左右。更奇怪的是每天晚上睡觉后就流口水，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晚上就把毛巾都弄湿了，后来找了一个暖水瓶上边的盖子，我就每晚用那个盖子接口水，一晚能接2暖瓶盖口水（测试了一下，一盖儿约有300毫升，这（下转第二版）样，每晚就得流600毫升左右口水）。这种异常的情况持续了近60天。试想，那天如果我的家人不在场，如果我在迷迷糊糊状态下继续被输毒液，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次在看守所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们，没有吃“特殊饭食”的神智都正常，而吃了“特殊饭食”的，后来都迷迷糊糊的被所谓的“转化”邪悟了。


中共就是这样的歹毒，其操控的恶警和部份道德败坏的医务人员，凌驾于法律、医学伦理之上，任意将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强迫服食、注射不明药物。十四年来，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中共对法轮功这场残暴的迫害中，全国究竟有多少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灌毒或输毒液了而致残、致死。


现在天灭中共、清算邪党罪恶是天象带动下的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无论谁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运动中是策划者还是实施者，谁作恶谁偿还，这是天理，都会受到天惩和法律的制裁！


在此正告那些曾经参与迫害的恶警和医护人员：现在只有揭露真相，是谁指使在饭食中放毒？放的是什么毒品？谁指使把王国联劫持到县医院的？谁开的处方？输的什么药品？谁配的液体？还有谁参与？证据等尽快向受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讲清楚，以备审判时向法庭提供。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你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条自救的生路。


相关责任人：（邮编050400）�李国平，男，1945年生，下槐镇李家口村人；现住址：东回舍镇西回舍村，手机13111563548；�温凤山，男，1942年生，东回舍镇张家庄村人，现住址：公安局西侧兴达公寓2号楼2单元102室；�何寿青，男，1954年生，小觉镇小觉村人，现住址：桥西冶河明珠荷花苑1号楼1005室，电话：15303318912；�孙平书，女，1951年生，平山镇寺庄村人，已退休，现住址：县医院5号楼2单元302室，手机：1301156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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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有一天，在村委会遇见我那位信“神”的表舅。他说他来开选举会，还很自豪地说：“我是党员，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我大声地说：“那你还信什么神啰！”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几丈高的巨人老者，头发花白，胡须一丈多长。他把我托在手心里对我说：“你认识我吗？”我摆头说：“不认识。”他说：“我是造字的始祖仓颉，我来教你拆字。”随后他用手在空中写了一个“爆”字，说：“现在的人，不能与‘共’字相连，跟‘共’向前，就有火烧；跟‘共’向上，太阳会烤死；跟‘共’向下，水会淹死；只有向后退才有生机。明白了吗？”说完就不见了。我惊醒了，赶快把妻子叫醒，向她讲了这个梦。她惊讶地说：“难怪哟，天灭中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呀！在造字的时候就定好了的呀！”


第二天下午，那位表舅来到我家，我说：“一人不奉二主，你是信神，还是信党？”他说：“神我也信，党我也不丢。”我说：“你老人家糊涂！共产党是与天斗与地斗与神斗其乐无穷的东西，是杀害八千万中华儿女的恶魔，特别是迫害善良的法轮功，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它才是邪教，老天爷注定是要灭掉它的。它与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你这不是信神，你是在侮辱神！” 


我又给表舅讲了昨天晚上的梦，表舅惊叹地连声称奇。他问：“那啷个办？”我说：“赶快声明把它退了。”表舅当即表态退出了共产党。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还很多，就不多说了。讲出这些，是希望大家从我的经历中明白法轮功是救命大法。希望大家赶快醒悟，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大道！（文/重庆法轮功学员）◇





平山县看守所，位于平山县城西石闫（石家庄至山西闫庄）公路北侧，王母村南约1公里处。





（上接第一版）样，每晚就得流600毫升左右口水）。这种异常的情况持续了近60天。试想，那天如果我的家人不在场，如果我在迷迷糊糊状态下继续被输毒液，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呢？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次在看守所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们，没有吃“特殊饭食”的神智都正常，而吃了“特殊饭食”的，后来都迷迷糊糊地被所谓“转化”了。


中共就是这样的歹毒，其操控的恶警和部份道德败坏的医务人员，凌驾于法律、医学伦理之上，任意将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强迫服食、注射不明药物。十四年来，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在中共对法轮功这场残暴的迫害中，全国究竟有多少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灌毒或输毒液了而致残、致死。


现在天灭中共、清算邪党罪恶是天象带动下的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无论谁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运动中是策划者还是实施者，谁作恶谁偿还，这是天理，都会受到天惩和法律的制裁！


在此正告那些曾经参与迫害的恶警和医护人员：现在只有揭露真相，是谁指使在饭食中放毒？放的是什么毒品？谁指使把王国联劫持到县医院的？谁开的处方？输的什么药品？谁配的液体？还有谁参与？证据等尽快向受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讲清楚，以备审判时向法庭提供。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你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条自救的生路。


相关责任人：（邮编050400）�李国平，男，1945年生，下槐镇李家口村人；现住址：东回舍镇西回舍村，手机13111563548；温凤山，男，1942年生，东回舍镇张家庄村人，现住址：公安局西侧兴达公寓2号楼2单元102室；何寿青，男，1954年生，小觉镇小觉村人，现住址：桥西冶河明珠荷花苑1号楼1005室，电话：15303318912；孙平书，女，1951年生，平山镇寺庄村人，已退休。现住址：县医院5号楼2单元302室，手机：13011568884；























▊加拿大声援三退游行。中国已经有1亿4千万人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海外媒体评价，三退大潮是一条中华民族精神觉醒之路，也是一条和平解体邪党、光复中华之路。



































